
近 日 ，一 个
小保姆枪杀男 童
的 噩讯震惊 了 三
晋大地 ，善 良 的
人 们 不 禁 要 问 ：
小保姆是从 哪里
弄到 的枪？究竟

为 了什么 ，小保
姆竟对一个
不 足 两 岁

的 男 童
下 此 毒
手 ？ 小保姆开枪

杀男童
□ 文 /李琳

男 童扑地　小保姆电话求救
对山西省临汾市的高菊贤

来说，2003年 1月 13日 是她
一生的痛 。

这天午饭后 ，高菊贤手提
小坤包出 门上班前 ，儿子王小
宝正在睡觉 ，她俯身亲吻了一
下儿子 ，对正看电视的小保姆
贾腊凤说：“关掉电视 ，把小宝
换下的衣服洗洗 ，待会儿小宝
醒 后记着给他 冲 200毫 升奶
粉！”

贾腊凤正被电视剧《黑冰》
中的枪战场面深深吸引着 ，在
女主人的逼视下 ，极不情愿地
关掉了 电视机 ，走进了洗手间
开始洗衣服 。

高菊贤上班走了。20分钟
后 ，贾腊凤洗完衣服 ，王小宝仍
没醒 ，她冲了一碗奶粉 自 己喝
完 ，又打开电视机。刚看不到 3
分钟 ，屋里传出王小宝的哭声 ，
贾腊凤将孩子抱到客厅 ，给他
穿上羽绒袄 ，任他在一旁玩 ，自
己仍津津有味地看着 电视剧 。

电视剧结束时 ，已是下午
16时 ，贾腊凤关掉了 电视 ，却
不见了王小宝 。贾腊凤急忙在
高 家 三 室一厅 的 房 间 内 到 处
找 ，最后发现孩子正在男主人
王宗仁的房间 ，将床头柜的抽
屉全部拉开 ，扒着里面的东西
玩。贾腊凤上前提起王小宝 ，骂
了一声 “小鳖羔子你不老实”，
刚要转身 ，突然看到被拉开的
中间那个抽屉里有一支枪。枪
是改制过的双管发令枪 ，是男
主人前些年以 300元的价格买
来玩的 ，近几年公安机关虽然
多次宣传不让个人非法持有枪
支 ，但王宗仁却没有上缴 ，想不
到 ，今天竟被儿子翻了 出来 。

贾腊凤将王 小 宝放在地
上 ，伸手取出 了那支发令枪 。

不满 17岁 的贾腊凤平生
还是第一次拿起枪 ，她捣鼓了
一阵子 ，竟然模仿着刚才在电
视上看到打枪人的样子拉开了
枪栓 。刹那间 ，一个报复女主人
的恶念涌上了贾腊凤的心头 ：
你骂我 ，你扣我工资 ，你不让我
高兴 ，我要打死你儿子 ，让你永
远痛苦 ！

贾腊凤把 王 小 宝拉 到客
厅 ，让孩子站好 ，右手握枪对准
了他的太阳穴 ，却犹豫不决下
不了毒手。1岁 零 7个月 的王小
宝尚不知大难来临 ，还以为小
阿姨和 自 己闹着玩 ，就双手乱
舞着冲贾腊凤要枪。贾腊凤 自
然不给 ，王小宝哇地一声大哭

起来 ，边哭边骂：“阿姨你坏 ，你
坏！”

贾腊凤勃然大怒 ，心想 ：你
妈骂我 ，你也骂我 ，你们一家都
不是好东西 ！

“复仇”的火焰已烧去了贾
腊凤的理智 ，她重新把枪 口 对
着王小宝的太阳穴 ，扣动了枪
栓。或许下意识知道小阿姨在
害 自 己 ，就在枪响的一瞬间 ，王
小宝猛地向上一窜 ，子弹击在
他的左下腹 ，穿过羽绒袄 、毛
衣 、秋衣 ，射进了肚内 。

枪声并不太响 ，像放了一
个小鞭炮，“叭 ”地一声 。王小宝
应声扑倒在地 ，一双大眼惊恐
地看着贾腊凤 ，痛得 “哼哼”呻
吟 ，却叫不出声。贾腊凤掀开孩
子的衣服 ，发现左小腹上有一
个小米粒样大小的红点 ，正往
外浸血 。贾腊凤用卫生纸擦几
擦 ，王小宝伤 口 的血不再外漫 ，
就丢下他 ，把枪放回原处 ，并把
抽屉的东西全部放好 。

返回客厅 ，贾腊凤试图拉
王小宝站起身 ，无奈孩子已站
不起来 ，倒在地上 ，四肢蜷曲 ，
痛苦的呻吟声越来越弱 ，脸越
来越苍白 。

半个多小时后 ，贾腊凤害
怕了。17时 ，她拨通了女主人
单位的 电话。正要下班的高菊
贤闻听儿子得了急病 ，匆忙乘
面的奔回家 。看到倒在地上的
王小宝已不会说话 ，高菊贤一
边抱起儿子准备去医院 ，一边
问贾腊凤儿子咋得的病 。

贾腊凤故作镇静地说 ，自

己正抱住王小宝玩 ，他突然叫
着肚子疼 ，一会儿便不说话了 ，
她立即打了 电话 。

高菊贤一个人把儿子紧急
送到临汾市医院急救室 ，按贾
腊凤 的 叙述 向 医 生 重 复 了 一
遍 。医生却查不出病情 ，发现孩
子的血压很低 ，开始输血 、抢
救 。
警方介入　贾腊凤悔恨 已迟

女主人高菊贤抱起王小
宝去医院后 ，惊恐不定的贾

腊凤想跑 ，却不知去哪里 ，急得
在屋里不停地乱转 。转了一会
儿 ，她突然想 ：枪里到底是什么
子弹如此厉害？为什么只一枪 ，
没有见血就把王小宝打倒了 ？

贾腊凤想 看 看子 弹 的模
样 ，于是将主人家的洗脸池灌
满水 ，又拿出枪 ，对着水池又开
了一枪。谁料 ，枪响后 ，子弹竟
穿透了水池的底壁 ，水流完 ，贾
腊凤也没找到子弹。她怕女主
人回家发现水池漏水 ，找出透
明胶布将水池 内壁里外贴好 ，
又把枪放回了原处 。

随后 ，内心极度恐惧的贾
腊凤坐在客厅里正反复思考着
是否要逃走时 ，男主人王宗仁
回到了家 。

王宗仁是被妻子紧急叫 回
来的 。因为查不出孩子的病因 ，
医生认为小保姆可能有隐情 ，
高菊贤让丈夫回家询问贾腊凤
儿子得病的真实情况 。

王宗仁性情温善 ，尽管内
心十分焦急 ，却仍然慢声细语
地劝 说 贾腊凤 ，让她说 出 实
话。想到王宗仁平时待 自 己不
错 ，也没有骂过人 ，贾腊凤几次
欲说出实情 ，可怕说出后女主
人打她 ，就编出一谎言：“我正
在看电视 ，小宝不知什么时候
手握一支圆珠笔 ，爬到阳台上
的晒衣梯子上 ，一脚蹬空 ，倒在
地上 ，圆珠笔扎破了肚皮。”

王宗仁火速赶到医院 ，把
儿子的病因告诉医生。医生检
查发现王小宝左下腹果真有小
米粒大小的一个红点 。红点没

有出血 ，医生认为圆珠笔隔着
衣服刺到肚子 ，伤不及内脏 ，就
误认为孩子是摔昏了头 ，继续
输血 ，提高孩子急剧下降的血
压 。

医生在急救室 “肚疼医头”
抢救小宝时 ，守在外面的高菊
贤担心贾腊凤发生意外 ，让丈
夫打电话找了 3位朋友 ，于当
日 19时 开 车 将 她 送 回 了 老
家 。

贾腊凤回到家后 ，倒头睡

在床上 ，任
凭父母百般
询问 ，就是
闭 口 不言 。

由 于贾
腊凤当 天没
有说出真实
情况 ，使医
生 诊 断 失
误 ，第二天上午 11时 ，孩子惨
死在医院 ，永远离开了伴他一
年零 7个月 的父母。

儿子突然死去 ，哭得高菊
贤痛不欲生。虽然王宗仁与妻
子一样万箭刺心 ，但他觉得儿
子死因不明 ，哽咽着用手机报
了案 。

接到报案后 ，临汾市公安
局尧都区分局刑警大队一中队
指导员张跃明立即带领两位刑
警赶到医院 ，初步查看王小宝
的尸体后 ，认定贾腊凤的话不
符合逻辑 ，即刻传唤了她 。

当天下午 13时 ，贾腊凤被
带 到 尧都 区 公安 局 刑 警一 中
队 。面对询问 ，她仍然坚持说孩
子 是 自 己 用 圆 珠 笔 扎 破 了 肚
子 。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跃
明 当 场揭穿了贾腊凤的谎言 ，
说：“孩子如果从梯子上摔下 ，
人的本能将会使其首先伸开双
手着地 ，握住圆珠笔的手绝不
会卷在 自 己的肚下。”

张跃明让人找来梯子 ，欲
让贾腊凤手握圆珠笔上去做实
验。贾腊凤见 自 己的谎言被揭
穿 ，只好如实供述了做案的过
程 。

根据贾腊凤的供述 ，刑警
人员从王宗仁家中取出了那支
双管发令枪 ，并扒掉水池 ，找到
了那颗贾腊凤想看而没看到的
大米粒样的铅弹 。

当 晚 ，法医对王小宝进行
了尸体解剖 ，发现孩子满腹腔
内淤积了大量的血块。尸检认
定 ：子弹击破小肠后 ，又击断左
大腿股动脉。由 于击破的小肠
堵着了孩子小腹的枪 口 ，血不
能流出体外 ，全部积在腹腔 。

小事积怨　处理不 当 酿大祸
案发后 ，人们纷纷探问贾

腊凤枪杀男童王小宝的原因 。
尧都区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指导
员 张 跃 明 不 无 痛心地告诉记
者：“惨痛的血案 本不应该发
生。”

贾腊凤，1986年 2月 3日
出生在临汾市尧都区贾得 乡 贾
升村 ，一家 4口 人 ，年近 50的
父母和一个大她 2岁 的哥哥 。
由于家里穷 ，小学毕业后 ，贾腊
凤就回 乡 帮父母下地干农活 。

贾腊凤人长的瘦小 ，不足
1 .5米个子 ，干农活没有力气 ，
2002年 4月 18日 ，经同村高
菊贤一个远房姑母介绍 ，到临
汾市高家 当保姆 。

今年 27岁 的 高菊贤是临
汾市一家税务局的会计 ，与之
同 岁 的丈夫给一个私营煤矿矿
长开车 。

贾腊凤到高菊贤家时 ，王
小宝刚满一岁 。

初到高家 ，吃得好活又轻
闲 ，贾腊凤干活很卖力 ，也很听
话。高菊贤见贾腊凤人不错 ，本
来说好的每月 100元工资 ，就
又给她增加了 50元 。

家里比较富有的高菊贤经
常给儿子买来各种高档食品 ，
这些食品贾腊凤以前连见都没
见过 ，便在女主人上班不在家 ，
私下偷偷拿着吃。贾腊凤越吃
嘴越馋 ，吃得太多了 ，高菊贤发
现本来给儿子买 10天的奶粉 ，
有时 3天不到却完了 ，就问贾
腊凤是否偷吃了 。

贾腊凤怕女主人打她或辞
退她 ，死不承认 。

去年 8月 中旬 ，高菊贤又

给儿子买了一桶
进 口 奶粉 ，假装
出 门上班 ，又突
然返回 ，看到贾
腊凤正在偷喝奶
粉 ，当时气得大
骂了她一顿 。被
骂的贾腊凤 自 知
理亏 ，当面不敢

还 口 ，过后照样偷着喝 。
高菊贤性格外向 ，干活麻

利 ；贾腊凤性格内向 ，干活缓
慢。自 从发现贾偷吃儿子的食
品后 ，高菊贤横看竖看贾不顺
眼 ，稍不对 ，开 口 便骂 。

王宗仁事务繁忙常外出不
在家 ，高菊贤怒骂贾腊凤时也
没有人调解 ，这使得二人的矛
盾不断地升级。泼辣开朗的高
菊贤心底善 良 ，是个直性子 ，骂
过也就完事了 ，贾腊凤却一点
点地记在心里 ，郁积着仇恨 。

但这都还不至于让贾腊凤
铤而走险 ，报复女主人枪杀其
儿子 ，最终的导火索引爆在去
年 12月 26日 。这天中午 ，高菊
贤发现，20天前花 250元给儿
子买的能吃 3个 月 的 90片安
利营养片 ，由 于儿子吃着不适 ，
当时只吃了仅仅 8片 ，而现在
却只剩下了 4片 。贾腊凤 20天
时间 内偷吃了 儿子 78片安利
营 养 片 ，这让高 菊 贤 怒 火 中
烧。她拉过正在洗衣服的贾腊
凤 ，大骂道：“你药也偷着吃 ，就
不怕 自 己吃死了？你吃死了我
怎么给你家里 交待？”骂过之
后 ，高菊贤仍不解气 ，又 电话通

知来贾的父母 ，说要扣她 2个
月 的工资 ，并要让其父母将其
带回 。

贾腊凤的父亲贾天 良和母
亲 翟 秀 兰是村里 出 了 名 的好
人。贫困的生活压得二人很看
重女儿每月 150元的工资 。一
听女主人要扣女儿工资 ，还要
辞退她 ，二人狠狠打了贾腊凤
一顿 ，并让她 当面向高菊贤保
证 ：今后一定听话 ，不再偷吃王
小宝的食品 。

案发后 ，高菊贤说 ，她 当时
只是一气之下吓唬贾的 ，其实
她并不真的准备扣她的工资 。

然而 ，贾腊凤却 当了真 ，眼
看春节临近 ，女主人还欠着 自
己两个月 的工资 ，又经常骂 自
己 ，她便想报复出 口 气 。

说来令人震惊 。案发后 ，贾
腊凤说 ，自 小到大 ，父母从没有
给她买过半点零食 ，而王小宝
却整 日 吃啥有啥 ，她内心很不
平衡 。同样是人 ，为什么高家的
孩子富有 ，她却贫穷 ？她就吃了
高家孩子那么一点点食物 ，怎
么就被骂得抬不起头？据贾腊
凤向警方供述 ，她本来是想杀
死高菊贤的 。去年元旦那天中
午 ，高菊贤在屋里睡觉 ，她曾手
持菜刀 ，几次欲砍杀高 。由于高
菊贤人高体壮 ，贾腊凤怕一刀
砍不死对方 ，而对方醒后 自 己
又打不过她 ，便把毒手伸向了
其儿子 。

1 月 16日 ，贾腊凤被尧都
区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逮捕 。
而让高菊贤无法接受的是 ，同
日 ，其丈夫王宗仁因非法持有
枪支罪也被逮捕。出于人道主
义 ，尧都区公安局 当 日 又对王
取保候审 。
警醒天下　顾主保姆共反思

适逢春节临近 ，此案震惊
临汾市。有保姆的家庭纷纷给
保姆买衣服 、加薪水 ，希望她们
善待 自 己的孩子 。

“ 今年临汾的保姆过了 一
个好年。”采访时 ，尧都区公安
局刑警一中队指导员张跃明说
完 ，话锋一转 ，又说，“从这方面
来看 ，以前人们对保姆或多或
少存在着偏见或不友好。”

采访时 ，记者专程来到地
处临汾市南郊的贾腊凤家 。其
父亲不在家 ，母亲 翟秀兰满面
泪水地哭述道：“不是家里穷上
不起学 ，谁忍心让不满 18岁 的
女儿去当保姆啊？俺女儿去高
家前 ，在村里从没有与人打过
架 ，怎么一到高家就敢杀人呢？

这都是被高家逼出来的啊。高
家做事太绝情 ，他至今仍欠着
俺女儿 2个月 的工资。”

一个勤劳能干 、责任心强
的保姆确实能给人们的生活带
来极大的方便 ，但是保姆素质
的参差不齐也是一个不争的现
实问题 。

采访时 ，高菊贤不愿与记
者见面 ，她只是在电话里哭诉 ，
她现在非常后悔请了一个不良
保姆。如果早知道会酿成这样
的后果 ，她宁愿不要工作 自 己
在家带孩子 ，也绝不会请保姆
的 。这位痛苦的年轻母亲还让
记者转告天下所有已请了保姆
或正准备请保姆的父母们 ：请
保姆时 ，一定要找学问相对较
高的 ，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 ，性
格比较开朗 的 ，切不可找像贾
腊凤一样小学毕业 、性格内向 、
有 话不 说 记 在心里 的 人 当 保
姆。

无论说 什 么 都 为 时 已 晚
矣 。

3 月 19日 ，尧都区公安局
对贾腊凤向该区检察院提起诉
讼。4月 10日 ，该区公安局还
将对犯有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王
宗仁提起诉讼 。

据办案人员介绍 ，由于贾
腊凤做 案 时 差 20天 不 满 18
岁 ，虽故意枪杀男 童 ，但却判不
了死刑 ；而王宗仁由 于非法持
有枪支 ，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，受
害 者虽然是 自 己 的 亲 生 儿子 ，
但也可能将要判 3年的有期徒
刑 。

一个不足 2岁 的新生儿惨
死了 ；一个花季少女因为复仇
也将在铁窗里度过 自 己如花似
玉的年华 ；一位痛失儿子的父
亲还将面临着牢狱之灾 ；一位
失去儿子 ，又将离开丈夫的母
亲 ，如今整 日 以泪洗面 ，苦不堪
言 。

此案惨痛的教训足以警醒
天下所有顾主 ：保姆 也是人 ，要
善待她们 ，不能对保姆太抠门 ，
不要随意打骂 ，对待她们说话
要讲究方法 ；也足以警示所有
的保姆 ：纵然主人对 自 己不友
好 ，也千万不可拿 自 己的一生
赌气 ，千万不可像贾腊凤那样
对无辜的孩子下毒手 ；也足以
告诫一些持有侥幸心理 ，至今
不把私藏的枪支上缴的人 ：枪
支弹药绝对不能非法持有 ，非
法 持有 到头来 不但害 人 也害
己 ！

（ 未经许可 ，不 得转载 、网 摘 ）

灾区的月亮
□ 文/黄文庆

水 灾之后 ，佛 坪 小 城 的 夜
惨淡 而 宁 静 。

一轮 月 亮 从 东 山 升起 来 。
有人打 开 潮 湿 的 门 ，去 抚

摸 洁 净 的 月 光 ；有人推 开 高 处
的 窗 户 ，让 月 光给 自 己 作伴 。

没 有 电 ，这 灾 区 的 月 光便
格外 明 亮 。

沿 河 的 街道 空 荡 荡 的 ，人

们 都搬走 了 ，那 些 残破 ，歪斜的
墙或 屋 顶 怪异 地 悬 在 那 里 ，黑
影 峭 楞楞 的 。

三 三 两 两 的 蟋 蟀在 那 条 空
街 ，孤独地 叫 着 。

河 岸 的 半 截墙 头 上 ，栖 着
一 双 燕 子 。

它 们 挨得很近 ，在 月 光 下
似 睡 非 睡 。

它 们 的 泥 巢是 随 房 子 被 大
水 带 走 了 吗 ？这个 漫长 的 夏 天 ，
它 们 已 没 了 支 点 ，没 有 地 方 卸
下 它 们 飞

翔 后 的 疲

倦 ，只 有 浩
大 的 天 宇
让 它 们 流

浪 、流 浪 。
或 者

啊 ，它 们 是 千 里 迢迢 还 乡 回 来
的 候 鸟 ，漂 泊 过 了 天 涯 ，漂 泊 过
了 海 角 ，回 来 了 ，却 不 见 了 桥边
的 野花 ，不 见 了 巷 口 的 夕 阳 ，不
见 了 家 乡 的 半 座 小 城 ，更 不 见

了 那 开 向 蛮 荒 山 岭 的 家 门 ！
今夜 ，月 光从 天上 流 下 来 ，

打 湿这一 双 燕 子 忧伤 的 羽 毛 。

月 光是温 柔 的 。

从 来 没 有 谁 见 过 月 光会泛
滥成 灾 。

月 光 下 ，我 看 那 些被蹂躏
过 的 树 的 伤 口 里 ，烛 苗 一 样 亮
起一 颗 颗 绿 芽 ；我 看 见 小 草 们

重 新 站 起 来 ，顶 着 一 滴 滴 亮 亮
的 露水 。

我 听 见 谁 在 月 光 下 弹 琴 ，
尽 管 这座 小 城 里 那 个 最 美 的 小
女 孩 再也 不 会 回 来 弹 琴 了 ，可

今 晚 的 琴 声 还 是
那 样 优 美 而 动
情 。

一 位 老人说 ，

其 实 ，这 飞 机运 来
的 面 粉也是 月 光 ；

一位 青年说 ，其 实 ，这 手 机
里 的 问 候也是 月 光 ；

一 位 儿 童说 ，是啊 ，这远 方
叔叔 阿姨送 来 的 童 话 书 也是 月
光 。

月 亮 照 耀 着 一 个 凄 凉 的 故
事 。

月 亮 慰 藉 着 这 里 不 幸 的 人
们 。

山 月 如佛 ，如佛 坪 的 佛 。它
会让 这 里 一 天 天褪去 凄 凉 ，让
美 丽 重 新 蔓 延 ，让 笑 容花 园 般
绽放 ，让 灯 光和 音 乐 回 来 ，让 幸
福 回 来 。

我 听 见 月 亮 说 ，灾 难 能 让
人找 见 智 慧 ，不 幸 能 让人窥 见
真情 。

我 对 月 亮 说 ，有 爱在 ，世上
就 永远 没 有 鳏 寡狐独 ；有 月 亮

在 ，我 们 永远 都会找到 故 乡 ！

包
装

□
文
/
苏
兆
强

世界被 包 装得 满 目 琳琅 ，
中 国 俨 然 是花枝招 展 的 新娘 。

商 店 冠 以 洋 名 如鹤 立 鸡群趾 高 气 扬 ，
产 品 穿 着 洋服便风靡超 市 身 价倍 涨 。
名 片 上 一 大 串 显 赫 头 衔似繁 星 闪 亮 ，
昂 贵 西 服里 心 肺 如 烂 肉 包 子 狗 都 嫌脏 。
买 一 顶 乌 纱 帽便混迹 官 场 青 云 直上 ，
办一 张假 文 凭 即 成科技英 才 到 处吃 香 。
醒 目 的 羊 肉 店 卖 疯 了 狗 肉 香肠 ，
今年 的 月 饼里 夹 的 是去 年 的 陈 馕 。
假 冒 伪 劣 商 品 举 着 减 价幌子 嘻 笑 着 出 仓 ，
穿 着 时 装 的 小 狗 竟 敢对 交警 叫 声 汪 汪 。

庄 严 的 试 场 ，纨绔子 弟 重金雇 替 身 当 枪 ，
导 师 导 演 剽 窃 ，将论著 泡 制 成 杂 烩糊 汤 。
走 出 手 术 室 的 妓女 ，修补 成 清 纯 的 姑娘 ，
中 国 影 星 的 裙裾 上 ，竟 升起 日 本 的 太 阳 。
生 产 包 装 的 机 器 在城 乡 日 夜歌唱 ，
兜 售 包 装 的 窗 口 在 各地 天 天 开 张 ，
假 的 披 着 包 装 ，阳 光 下 显得 富 贵 堂 皇 ，
真 的 一 身 清 白 ，冷 月 下 冻 得 青 紫硬僵 ，
被 包 裹 的 时代在 台 上 吹 弹拉唱 ，
遭遗弃 的 道德 和 良 心 在 台 下 热 泪 盈 眶 。

让 法律 布 网 降魔 ，
让 烈 火烧毁伪 装 ，
呵 ，才 是真金铸造 的 火 中 凤凰 ！

桂花
□ 文/李文举

一场霏 霏 秋 雨 ，带给
人 间 的是一阵 清 寒 和一片
岑 寂 ，当 人们正在翻箱检
寻秋服时 ，猛然 间 一束桂
花插 上 了 我 的 案头 。我先
是一惊 ，怎 么 秋天过得这
样快 ，“八 月 中 秋桂花香 ”
呀 ，桂花一开 ，接着就是菊
花 ，就是雪花 ，这真是 岁 月
不居 ，时光如 流！

这 一 束桂花是老妻从
街头买 回 来 的 ，一插入瓶
中 ，书屋 内就溢漫 出 浓郁
而迷 人 的 芳 香 。桂 花小
得象米粒 ，象 金粟 ，黄灿
灿 地拥挤 成一个 圆 形 的
花蕾 ，在厚厚 的 绿叶映衬
下 ，或 藏 或 露 ，或 仰 或
伏 ，绽放 出 袭 人 的 香味 ，
这幽 香 与这 闲 静 的 日 子
和潇洒的 秋 光 营 造 出 一种
温馨舒适 的 季节情调 。

观赏 着 桂花 ，不 由 得
使我想起 了 宋 代柳 永 的 两
句词：“三秋桂子 ，十里荷
花”。这两句词本来是文人
描 写 杭 州 秋 天 美 丽 景 色
的 ，想 不到却产 生 了 震天
动地的效果 。当 时宋 朝 的
北 边 是强 敌 压 境 的 金 国 ，
金 国 的 国 主 完 颜 亮 读 到
“ 三秋桂子 ，十 里荷花 ”两
句 词 以 后 ，不 由 得羡 慕起
杭州 的 秋景来 ，于是产生
了 挥鞭南征渡过长 江 占 领
杭州 的 想 法 。接 下来就是
一场惨 烈 的攻打杀 戮 ，给
南 国 人 民 带 来 了 战争 的 灾
难 。所 以 后 来 有 人 感 叹地
写诗道 ：

谁把杭州 曲子讴 ？
荷花十里桂三秋 。
那知卉木无情物 ，
牵动长江万里愁 ！
桂 花 虽 然 没 有桃花那

样焉然 流盼 ，光华溢 目 ，也
没有牡丹花那样 国 色 天 香
而雍容 华贵 ，她如 同 一位
纤弱 的女子 靠 着 本 身 的芬
芳韵致去取悦人 ，打动人 ，
然 而这一股股 芳 香 有时也

会散发 出 阴 晦之气 。
桂 花 又 有 个 名 字 叫 嫦

娥花 ，这是 《红 楼梦 》中 薛
蟠 的 妻子夏金桂给起 的 。
夏 金 桂 的 娘 家 是 商 业 大
户 ，光 种桂花 的 田 地就有
几十 顷 ，大凡京城内 外 ，宫
廷 中 所需要 的 桂花都是她
家 产 的 ，桂花成 了 她家 的
垄 断主导产业 。这个夏金
桂长相不错 ，但性格泼悍 ，
曹雪芹说她是 “外具花柳
之姿 ，内 秉风雷之性”。她
的 小 名 叫 金桂 ，但她不许
人 们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带 出
“ 金桂 ”或 “桂花 ”字样 ，谁
若果不小心说 出 一个 “桂 ”
字 ，她 不 是 苦 打 就 是 重
罚 。怎么办呢 ？她想起 了 月
亮广 寒 宫 中 嫦娥和吴 刚 伐

桂 的 故事 ，于是她便把桂
花改成 “嫦娥花”，用 意是
自 己 为 “月 中 嫦娥”，美 比
天仙 。然 而就是这位 “嫦
娥”，因嫉妒 ，因 要压服丈
夫 薛 蟠 而 成 了 河 东 狮 子
吼 ，硬是把一位美 丽温柔
的 香凌虐 待折磨致死 。曹
雪芹也禁 不住发 出 一声长
叹 ，于是 留 下 了 一首 隐晦
诗 ：

根并荷花一茎香 ，
平生遭 际实堪伤 。
自 从两地生孤木 ，
致使香魂返故 乡 ！
诗 中 的 “两 地 生孤

木”，就是两个 “土 ”字加
一个 “木 ”字 ，指的就是
夏金桂 。

写 到 这 里 ，我 忽 然
对 面 前 的 桂 花 不 喜 欢 起
来 ，朝着 她狠 狠地 瞥 了 一
眼 。然 而 只 见桂花仍 不卑
不亢地站 立枝头 ，好 象对
我说 ：“你讲 的 这 两 个 故
事 ，正 表 明 了 我生存 的 价
值 ，也 说 明 我 的 不 同 凡
响 。你想 想 ，因 为 我 的 出
现 ，小则能给一个人带来厄
运 ，大则可以使乾坤颠倒 ，
而其它那些花呢 ，桃花 、牡
丹 、玫瑰 、菊花等等 ，比得上
么 ？你 ，一个堂堂须眉 男子 ，
能比得过么？……”

面 对桂 花 的 责难 ，我
无 言 以 对 ，不 由 得低下羞
赧 的 头 ，想 ：碌碌无 为 一
生 ，只 落得 白 发萧萧 。秋天
是一个收获 的 季 节 ，而我
却两手空 空 。这怨谁呢 ！

公告
我公司 员工陈展宏 、朱东哲 、张速河 、屈强 、朱晓

斌 、张民管 、余洪庆 、任惠轩 、张春昌 、张雪丽 、田 刚 、
赵峰涛 、孙伟 、崔晓宁 、邵准 、杨佐峰 、赵战伟 、吕祚
弘 、王红霞 、张峰 、朱晓斌 、潘忆梅 、刘中胜 、屠军权 ，
限你们 自 登报之 日 起 10日 之 内 回 公司 办理相 关手
续 ，逾期未归 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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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诗的天蓝我为 风雨”
——孙晓 杰诗作 印 象

□ 文/林丁

孙晓 杰是近 年 中 国 诗坛不可 多
得的一匹黑马 。他陆续 出版了 《黎明
之钟》、《银狐》等诗集 。诗作曾在《人
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人民 日 报》等报刊
20多次获奖 ，并被选入多部诗集 。特
别是 2002年 中 国文联隆重推出他的
1 8万字 260余页的诗集 《银狐》并获
中 国作协伯乐文学奖后 ，更加奠定了
他在中 国文坛新诗创作 中 的地位 。

孙 晓杰 的 诗既有边塞诗人金 戈
铁马的豪放 ，又有江南诗人清新明快
的阴柔 ，既有凝冷 、峻拔 、凿雕 、诡谲式
的刀 笔思辨 ，又有清丽 、洒脱 、清纯 、奇
丽的灵动飘逸。他的诗 ，时而在清纯 、
奇丽的发抒中 ，闪烁着阵阵撼人肺腑
的凝重 ，时而又在凝冷 、峻峭的意绪
中 ，渗浸着纤然清新的和风 。

诗是心的歌 。诗是情感的渲泻 。
而孙晓杰 更是 “思如冲击波疾走豪

犷 ，情如光辐射一泻千里”（《四 月 有
雁阵 飞过》）。诗人给 司 空 见惯的情
景通灵了一种立体的 、哲理的 、造势
的 、感人的意象和意念 。整个诗作无
论抒情言志 ，还是咏叹感喟 ，都满充
着 一 种 力 与
美 的 神 韵 和
风 骨 。这 些
特 点 尤 其 在
他 的 边 塞 诗
和 农 家 诗 中
得 到 了 最 好
的 体 现 。在
边塞诗中 ，那 “一滴咸水会有一个快
乐的结晶”（《咸水》）和 “一群执著的
男子汉 ，把每一天剩下的 力气 ，编织
成绿色的情愫”（《人造树》）的咏唱 ，
使人真切地看到 了 大漠拓荒者 的 英
武丰姿和献身精神 ，胸中不时滚滚响

起 “核弹炸响的轰鸣”。他的农家诗
可分两类 ，一类是 “在枯涩 中 浸渗着
激励和同情”的对底层山 民生存的呐
喊 ，一类是王维式的 田 园牧歌图 。如
“ 挂在土壁上的农具 、猎枪和蓑衣/

泄露 了 深 藏 的 历 史 /用 麦穗棉花交
换的年画/是一片精神庄稼/年年长
在/新春的祝福里”（《土壁》）和 “烟
杆杆像春 耕 的 长鞭 伸 长 思绪 /风声
滋滋有味/太阳香香辣辣燃尽/惬意
成秋天的庄稼”（《田 埂上》）。犹如一

幅活脱脱的 、情真意切 ，传神动人的
农家 图 。

孙晓杰的诗以 “颂 ”为主 ，很少见
“斥”。笔者细读 ，才知他 “是为了 自
己和别人更好的生活 ，唱 自 己想唱的

歌 ，把 自 己的心事倾
诉 ，不管外边是春光
明 媚 还 是 大 雨 滂
沱。”因之 ，他的诗是
拥抱生活之歌 ，充溢
着 他 在 时 代 的 长 河
中 生 发 的 真 情 实 感
和 他 从 人 民 心 灵 里

采集 的美 的情思 ，有着 强烈 的人 民
心 ，时时用时代的真善美情愫 ，鞭挞
假丑恶现象 。同时 ，诗中 洋溢着强烈
的 “平民意识”，读他的诗 ，让人感到
一种特有的亲和 力 ，心与心能得到淋
漓尽致的勾通 、交流和共鸣 。

孙晓杰现在担任着领导职 务 ，想
必零星时间有之 ，大段清静难得。因
之 ，通读其诗 ，让人感到个别诗作过
于惜墨 ，味淡 了些 ；有些刚触到深刻 ，
就很快收了 回 来 ，影 响 了 诗 的 感染
力 。但瑕不掩玉 ，孙晓杰毕竟在 “为
官一任 、造福一方 ”之余 ，坚持个人爱
好 ，追求精神富足 ，写了沉甸甸的十
分专业的众多诗作 ，成为 中 国诗坛一
颗值得关注的新星 。正 如他在 《银
狐》后记中写到 ：“一片 白 发闪烁着昨
天复昨天的记忆 。我将在这记忆 的
阴凉里乘凉 ，并睁着眼 睛 ，永不睡
眠。”我们期待着孙晓杰同志以他无
瑕的灵魂 ，在艺术的圣堂永不睡眠 、
孜孜 以求 ，将 “命运变为夏季暴涨的
河 流/把 头 脑 视 为 永 不 沉 沦 的 太
阳”，用其滴血的手指 ，扒寻我们民族
滴血的思索 。


